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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政权危机的历史根源及当代演变∗

张卫婷

摘　 　 要： 沙特家族在建国进程中先后与瓦哈比派和美国结盟，分别构成

沙特政权国内和国际合法性的主要支撑。 但两个合法性之间的极化对立

限制了沙特的国家建构，成为其政权危机的历史根源。 沙特政府曾经尝试

推进社会自由化和宗教保守化改革，均未能有效解决这一结构性矛盾。 长

期以来，单一石油经济成为维系既有上层建筑和调节政权与社会关系的唯

一有效工具。 但随着人口持续膨胀和政治参与预期增长，以及石油收入稳

定性下降，沙特社会危机日益累积。 “阿拉伯之春”以来，美国主导的地区

体系趋于崩溃，瓦哈比派意识形态受到直接挑战，加之油价大幅下跌，沙特

政权危机集中爆发。 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对沙特内政外交的剧烈

调整，其目的在于从根源上应对政权危机，为推动国家全面改革准备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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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特建国是内部传统帝国式军事征服与外部现代民族国家边界安排相结合的

结果。 瓦哈比派为沙特王室提供了军事征服和政权巩固所需的动员和治理工具，美
国则为沙特王室提供了融入现代国际体系所需的安全保障。 两个政治盟友分别为

沙特王室提供了国内和国际政治合法性，它们之间的相互对立排斥关系构成了沙特

政权危机的历史根源。 建国后，新增石油收入为沙特在维护既有上层建筑基础上促

进社会发展，参与国际事务提供了可能；管理石油收入及其分配成为沙特调节政权

内部以及政权与社会关系，应对政权危机的主要治理工具。
１９７９ 年前，沙特对外诉诸民族主义运动，以美沙安全合作为杠杆，积极收回石油

权益、扩大石油收入；对内引入自由化改革，拓展政府职能，培育社会多元性。 然而，
自由化倾向的社会改革打破了政权内部平衡，引发国家分裂风险。 １９７９ 年麦加大清

真寺劫持事件凸显王室政权合法性危机，自由化导向的改革进程被逆转。 此后，瓦
哈比意识形态从社会治理工具上升为民族国家建构的替代品，沙特政府的社会政策

全面趋于保守。 沙特政府试图通过对外输出瓦哈比主义意识形态以提升软实力和

国际合法性。 但其保守的社会政策抑制了经济多元化发展，巩固了国家对单一石油

收入的高度依赖，加剧了沙特社会危机。 “阿拉伯之春”同时挑战了沙特政权的内

外合法性，油价下跌进一步削弱了沙特王室应对危机的能力。 在此背景下，沙特

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通过激进式个人集权和社会改革，尝试重建政权与社

会关系，其目的是从根源上解决政权危机，为实现政权合法性支持基础的转移准

备条件。

一、 政权危机的起源

瓦哈比派和美国在沙特建国中的关键作用被机制化，构成了沙特政权国内和国

际合法性的主要来源。 然而，这种政权安排也阻碍了沙特国家建构的继续发展，埋
下了政权合法性危机的隐患。

（一） 建国进程与两个盟友

瓦哈比派首先帮助沙特家族在内志（Ｎａｊｄ）地区实现了崛起。 １８ 世纪早期，西
方侵略削弱了奥斯曼帝国对东方的控制，催生了阿拉伯半岛新一轮部落战争和宗

教改革，为沙特家族的建国和扩张创造了条件。 当时沙特家族既没有显赫的家族

历史，也不掌握大量土地和财富，仅控制着内志地区一个不足 ７０ 户人家的绿洲定

居点，依靠为过往商旅提供安全保护和商业仲裁积累社会威望。① 因倡导宗教改

革运动而遭本部族流放的穆罕默德·本·阿卜杜·瓦哈卜被穆罕默德·本·沙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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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纳，开启了沙特家族与瓦哈比派结盟的历史。 瓦哈比派关于宗教课税、集体礼

拜、社会两分①和“圣战”等方面的规范与原则，为沙特家族的军事征服提供了宗教

合法化解释以及军事动员和管理所必需的治理工具。② 尽管瓦哈比教义在当时被

其他逊尼派乌莱玛认为是离经叛道，但是很快得到大量青年宗教学生的追随和

支持。③

一战后，伊本·沙特从两个方面推进改革以加强集权，最终完成了对阿拉伯半

岛的军事征服。 首先，消除多神崇拜，以政教合一促进新的族群认同和政治动员，继
续巩固沙特政权。 其次，引进西方的交通、通讯设施，鼓励游牧部落定居，克服地理

障碍，强化政权控制。 当军事征服遭遇驻扎在沿海地区的西方殖民势力时，沙特承

诺放弃进攻伊拉克、科威特以及外约旦，换取英国允许沙特向海湾沿岸地区扩张，确
定了现代沙特的边界安排。 从某种意义上说，沙特的边界是自然疆界与《赛克斯—
皮科协定》边界安排的结合。 １９１６ 年，英法按照该协定秘密瓜分奥斯曼帝国的同时，
也预先划定了沙特的边界。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沙特家族与美国结盟，为沙特融入现代民族国家体系提供了必

要的安全保障和国际支持。 一战结束后，民族主义、共产主义等意识形态进入中东

地区，石油开采引发了大国地缘竞争，地区格局加速重组。 １９３２ 年建国时，沙特面对

周边新兴阿拉伯国家和域外大国的觊觎，其国际地位亟需获得认可。 美国作为在中

东没有殖民史的域外大国，成为沙特争取的对象。 因此，沙特接受美国石油公司在

境内勘探石油，继而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政府层面，并于 １９３３ 年同美国建交。 １９４１
年，沙特境内发现特大油田。 １９４３ 年，为阻止意大利进攻沙特炼油设施，美国主动提

升与沙特外交关系，在利雅得设立大使馆，向沙特提供军事保护，为两国确立“石油

换安全”的特殊盟友关系奠定了基础。
（二） 政权结构性矛盾

沙特的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充满政治妥协。 瓦哈比派中的不妥协者退出联盟，
而对两个盟友的机制化安排，以不同方式影响着沙特政治发展。

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曾称，保守、极端趋势在沙特是近三十年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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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多认为，伊斯兰教将世界分为“伊斯兰地区” （Ｄａｒ ａｌ⁃Ｉｓｌａｍ）和“战争地区” （Ｄａｒ ａｌ⁃Ｈａｒｂ）。 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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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７，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ｅｙｅ． ｎｅｔ ／ ｃｏｌｕｍｎｓ ／ ｍｏｈａｍｍｅｄ⁃ｂｉｎ⁃ｓａｌｍａｎ⁃ｒｅｗｒｉｔｉｎｇ⁃ｈｉｓｔｏｒｙ⁃ｓａｕｄｉ⁃ａｒａｂｉａ⁃
６３３６９６８７０，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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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象，是对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反应。① 但是，沙特王室与瓦哈比派的联盟是刀剑征

服和宗教激进的结合，从一开始就具有极端主义特点。 从 １８１８ 年第一沙特王国被埃

及阿里镇压到 １８９１ 年第二沙特王国被拉希德（Ａｌ Ｒａｓｈｉｄ）灭亡，瓦哈比派在长期斗

争和牺牲中变得更加极端。② 伊本·沙特为确保军事胜利，引进西方技术，对边界划

分予以妥协，允许新征服地保留原有宗教。 部分瓦哈比派学者不满沙特放弃严格教

义要求，率军叛乱。 叛乱被镇压后，为维系与瓦哈比派的联盟关系，伊本·沙特将对

叛军的处置交由乌莱玛裁决。 后者颁布教令，承认只有国王可以宣布圣战，同时也

支持对非逊尼派实施更严格的管理办法。③ 尽管瓦哈比派放弃了军事领导权，但是

新妥协是以教令形式完成的，伊本·沙特还暂时放弃了电报等西方技术，因而留下

了宗教和国家的主次地位之争。 部分瓦哈比派学者不接受裁决，坚持抵制与西方的

任何合作，指责沙特政权叛教，蜕变为极端主义异见者。 他们的存在使沙特的政教

关系更加复杂，增加了沙特政权推进国家现代化的阻碍。
建国后，瓦哈比派为沙特王室国内统治背书；美国则确保沙特享有适当的国际

地位。 在沙特国家建构中，瓦哈比派和美国分别代表传统和现代两极，内嵌了多种

冲突性因素，限制了沙特国家政治进化空间。 首先，国家建构进程被搁置，王室失去

弥补合法性不足的工具。 一方面，瓦哈比派主导社会生活，限制了沙特现代性的培

育；另一方面，沙特高度参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限制了政策自主性发展。 其次，
盟友之间意识形态相互冲突，对沙特政权合法性提出新挑战。 就国家建构外壳而

言，瓦哈比派追求实现“乌玛”（穆斯林共同体）秩序，否认西方强加的民族国家边界

安排。 就国家建构内涵而言，两个盟友间缺乏意识形态认同。 瓦哈比派要为政府与

西方合作背书，美国要对沙特保守社会政策保持缄默，沙特政府宽容美国扶植以色

利的政策，都要以各自意识形态的妥协为代价。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美国国会强行通过

“９１１ 法案”，证明美沙两国互不信任已经达到新高度。

二、 自由化改革尝试

石油经济开发为沙特建国后继续推进国家建构提供了新动力。 新增石油收入

为政府引进自由化改革，发展政府职能和培育社会多元化提供了物质基础。 但是自

由化改革也引发了教派冲突，激活了政权内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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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石油经济新动力

石油经济彻底改变了沙特的国家发展路径。 建国初期，沙特经济几乎是自给自

足的传统农业经济，财政收入主要来自每年全球穆斯林赴麦加朝觐产生的过境费。
１９２９ 年至 １９３３ 年的经济大萧条使得朝觐者数量减半。 为改善财政状况，沙特王室

效仿海湾邻国邀请西方公司合作勘探石油资源。 自 １９３８ 年达曼首次发现可商业开

发的原油资源后，沙特的石油资源禀赋和生产条件逐渐被证明。 沙特石油储量大、
埋藏浅、品相好，７０％为轻质原油，开采和提炼成本较低；沙特人口少，工业化水平低，
石油可供出口比例高。 此后数年间，沙特多次向美国扩大出让石油勘探权和特许经

营权，以换取更多免费汽柴油和特许权出租收入。 通过开发石油经济，沙特政府摆

脱了对朝觐者过境收费的依赖，强化了国家认同。
石油开发促使美国加大了对沙特的安全投入。 二战时期，美国决定将沙特纳入

保护范围。 １９４３ 年，除在利雅得开设大使馆外，美国还将负责沙特石油业务的加州

阿拉伯标准石油公司升级为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ＡＲＡＭＣＯ，简称阿美石油公司）。
二战末期，为说服国内加强在沙特的军事存在，美国总统罗斯福向沙特提出将石油

租借转为完全收购的建议，但遭到沙特拒绝。 冷战初期，杜鲁门政府为遏制苏联对

美国中东利益造成的威胁，将沙特国家安全确定为美国地区战略的优先目标。 １９５０
年美沙两国修改合作协议，允许沙特平分石油销售利润，沙特政府还可以从合作石

油生产中征收所得税。① 次年，两国政府签署双边安全合作协议，美国开始在沙特修

建军事基地，为沙特培训安全部队。
（二） 自由化改革实践

在对外层面，沙特调整沙美安全合作领域，逐步收回了国家石油权益，美沙修约

成为海湾国家石油国有化运动的起点和样板。 此外，中东地区民族主义运动逐渐高

涨，促使沙特开始借助民族主义运动实现国家利益。 １９６０ 年，沙特与伊朗等国发起

组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共同对抗西方石油公司主导的不平等贸易格局。
１９６８ 年英国宣布将撤出海湾，该地区再次面临安全秩序重构，沙特进一步上升为美

国地区战略“双支柱”②之一。 为强化美沙安全合作，美国允许沙特赎回阿美石油公

司 ２０％的股权。 １９７３ 年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沙特主导地区产油国实施石油禁运和

提价，将国际油价拉高了 ４ 倍，沙特成为有能力调控国际油价的关键产油国。 为继续

笼络沙特留在西方阵营，美国支持沙特在欧佩克中的定价主导权，允许沙特逐步回

·４９·

①

②

Ａｄｅｌ Ａｂｄｅｌ Ｇｈａｆａｒ， “Ａ Ｎｅｗ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ｏｆ Ｓａｕｄ？，” Ｔｈｅ Ｃａｉｒｏ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Ｗｉｎｔｅｒ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ｔｈｅｃａｉｒｏｒｅｖｉｅｗ．ｃｏｍ ／ ｅｓｓａｙｓ ／ ａ⁃ｎｅｗ⁃ｋｉｎｇｄｏｍ⁃ｏｆ⁃ｓａｕｄ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０ 日。

１９７１ 年，尼克松在关岛发表演说，提出应由亚洲国家自己处理安全事务，以此减少美国在亚洲的安全

义务，应对美国霸权相对衰落。 “双支柱”政策是尼克松主义在中东地区的具体实践，即美国加大武装扶植伊朗

和沙特，使伊朗成为海湾警察，沙特成为石油供应稳定器，从而帮助美国间接控制海湾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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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阿美石油公司股权。 至 １９８０ 年，沙特赎回了阿美石油公司的全部权益。
随着石油权益收回，沙特安全和外交政策的自主性有所增强。 在石油危机前，

美国对沙特的军事援助额从 １９７０ 年不足 １，６００ 万美元涨至 １９７２ 年的 ３ 亿多美元。①

石油危机重创了美国经济，削弱了美国的军事援助能力。 但美沙两国依然达成一项

价值 ２０ 亿美元的军火交易协议以及一系列政治交易。 与此同时，美国施压以色列与

叙利亚谈判戈兰高地归属，施压伊朗巴列维王朝承认巴林主权独立。 作为交换，沙
特解除石油禁运，支持美元结算体系，承诺稳定国际油价，以缓解西方经济危机。②

随着石油权益的拓展，沙特的安全责任也从本土生产扩展到石油输出管道的维护，
其具体表现是，沙特和伊朗联合对抗苏联支持埃及、伊拉克等国控制石油输出路线

的企图。 １９７４ 年，为对抗苏联支持下的埃及，沙特和伊朗联合出兵阿曼，帮助阿曼政

府镇压由埃及和南也门支持的佐法尔地方叛乱。
在国内层面，沙特王室继续利用瓦哈比派的社会治理功能，推进社会自由化变

革。 建国后的沙特以沙里亚法治国，瓦哈比派宗教学者独立负责司法解释权，但必

须确保“宗教的政治影响不能介入行政、治理、国防、经济和外交等世俗事务”③。 瓦

哈比主义是维系国家统一的主要纽带和王室统治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发挥着平衡对

外关系和稳定社会的作用。 １９５３ 年伊本·沙特去世后，继任国王沙特·本·阿卜

杜·阿齐兹因不满美国将伊拉克拉入其地区安全联盟，沙特于 １９５５ 年转而加入埃及

主导的亲苏联盟，驱逐美国驻军并引进埃及部队。 此举严重损害了美沙双边关系，
动摇了沙特政权的国际合法性根基。 国王阿齐兹不仅行事鲁莽，还挥霍无度，酿成

财政危机。 最终王室家族与瓦哈比派领袖共同决定，迫使国王阿齐兹逊位给费萨尔。
费萨尔国王主政时期被广泛认为是沙特“高速发展、自由化试验和向西方开

放”④的时代。 沙特在大量引进西方科技，增强政府主体性的同时，推动了社会的世

俗化发展。 瓦哈比派认为，沙特王室是其在日益世俗化世界的最后堡垒，但现代化

改革是“维持王室在阿拉伯半岛统治之必需”，因此仍然颁布“法特瓦” （宗教法令）
为改革背书。⑤

为推进国家的现代化，沙特政府不断向石油部门追加投资，扩建升级采掘、提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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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Ｇａｕｓｅ Ｆ． Ｇｒｅｇｏｒｙ ＩＩＩ，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Ｇｕｌｆ，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０， ｐ． ２２．

Ｉｂｉｄ．， ｐ． ３１．
Ｂｅｖｅｒｌｅｙ Ｍｉｌｔｏｎ⁃Ｅｄｗａｒｄｓ，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 Ｓｉｎｃｅ １９４５，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０５， ｐｐ． ４２－４３．
“ Ｉｓｌａｍｉｓｍ ｉｎ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ｉｎ Ｈｅｌｅｎ Ｃｈａｐｉｎ Ｍｅｔｚ， ｅｄ．，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Ａ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Ｓｔｕｄｙ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ＧＰＯ ｆｏｒ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１９９２， ｈｔｔｐ： ／ ／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ｔｕｄｉｅｓ． ｕｓ ／ ｓａｕｄｉ⁃ａｒａｂｉａ ／ ２９． ｈｔｍ，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１０ 日。
Ｊｏｓｅｐｈ Ｎｅｖｏ，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ｉｎ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３５， Ｎｏ． ３，

１９９８， ｐ．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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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运输设施，投资兴建通讯、交通、电力和电视网络，实行社会福利，废除奴隶制，允
许女性接受教育等，以此扩大政府对社会的控制。 沙特从 １９７０ 年开始执行国民经济

发展五年计划，１９７１ 年设立公共投资基金，通过对关键领域的投资增强政府的社会

管理能力。 与此同时，政府部门成为沙特国内最大的就业提供方，沙特王室由此促

进了政权与社会的广泛联系。 随着进口食品和现代医疗的引入，沙特民众的生活质

量和人均寿命大幅提高，加上伊斯兰教鼓励家庭多子化，沙特人口实现快速增长，从
１９５０ 年的 ３１０ 万增加至 ２０１１ 年的 ２，８００ 万，几乎每 ２０ 年翻一番。① 此外，财政补贴

和便利生活吸引更多人口定居城市，短短几十年，沙特城镇化率提高到 ８５％。② 与此

同时，石油开发和免税经营则吸引了大量外国技术人员和劳工涌入沙特。

（三） 自由化改革受挫

社会自由化改革促进了沙特国内伊斯兰政治力量的崛起，加剧了国家的政治危

机。 在沙特，作为宗教保守势力的瓦哈比派占沙特人口的 ２３％，主要集中在内志地

区。③ 人口高速流动和急剧扩张在冲击社会保守习俗的同时，也稀释了瓦哈比派对

宗教的主导地位。 瓦哈比派自身合法性几乎完全来自于对《古兰经》和“圣训”的遵

从，该派将伊斯兰初创时期和三代“圣门弟子”的言行作为理想的伊斯兰社会的模

版。④ 然而沙特君主制和王室内部“兄终弟及”的继承制度，都与先知时代相去甚远。
瓦哈比派被迫支持沙特王室推进西方化、世俗化的社会改革，导致自身合法性进一

步流失，成为意识形态上更保守派别的攻击目标。 此外，自由化改革提升了社会普

遍预期，也鼓励了少数派的平权运动。 社会自由化还对沙特国家安全构成了潜在威

胁，使之完全暴露于地区伊斯兰革命运动的冲击之下。 作为少数派的什叶派在沙特

人口中约占 １０％，其中四分之三聚居在沙特东部沿海地区。⑤ 该地区不仅分布着沙

特绝大多数的原油储量，也是沙特最大炼油设施和最大石油出口港所在地。 １９７９ 年

伊朗伊斯兰革命提升了地区什叶派的政治抗争意识，导致沙特什叶派与政府之间摩

擦日益增多。
１９７９ 年，沙特自由化改革遭遇重大挫折。 当年 １１ 月，沙特东部省盖提夫的什叶

派因抗议美国驻军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 政府实施宵禁并取消当地宗教节日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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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 Ｌｉｖｅ），” Ｗｏｒｌｄｏｍｅｔｅｒ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ｗｏｒｌｄｏｍｅｔｅｒｓ． ｉｎｆｏ ／ ｗｏｒｌｄ⁃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
ｓａｕｄｉ⁃ａｒａｂｉａ⁃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５ 日。

Ｉｂｉｄ．
Ｍｅｈｒｄａｄ Ｉｚａｄｙ， “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Ｇｕｌｆ Ｓｔ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Ｇｕｌｆ ／ ２０００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ｈｔｔｐ： ／ ／

ｇｕｌｆ２０００．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ｅｄｕ ／ ｉｍａｇｅｓ ／ ｍａｐｓ ／ Ｇｕｌｆ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ｇ．ｐｎｇ，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１ 日。
Ｒｏｂｅｒｔ Ｌａｃｅｙ， Ｉｎｓｉｄｅ ｔｈｅ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Ｋｉｎｇｓ Ｃｌｅｒｉｃｓ 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ｔｓ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Ｖｉｋｉｎｇ Ｐｅｎｇｕｉｎ， ２００９， ｐ． ９．
Ｌｉｏｎｅｌ Ｂｅｅｈｎｅｒ， “Ｓｈｉａ Ｍｕｓｌｉ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ｅａｓｔ，”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Ｊｕｎｅ １６， ２００６，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ｆｒ．ｏｒｇ ／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ｅｒ ／ ｓｈｉａ⁃ｍｕｓｌｉｍｓ⁃ｍｉｄｅａｓｔ，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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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叶派将斗争矛头指向沙特王室，最终酿成流血冲突。 同年 １２ 月，一批武装分子占

领麦加大清真寺，要求推翻王室统治，清除西方化影响。 为避免发生类似伊朗巴列

维政权被国内伊斯兰革命推翻的结果，国王哈立德承诺切实履行宗教义务，修正费

萨尔国王时期的西方化和自由化政策，以换取瓦哈比派宗教学者支持政府在大清真

寺内使用武力化解政治危机。① 在此背景下，沙特王室重新巩固与瓦哈比派的政教

联盟，换取瓦哈比派支持王室政权以宗教名义打击异己。 此后，沙特政府加强了宗

教警察制度，严格执行禁酒、媒体审核、性别隔离等政策，对什叶派的压制也成为一

项长期政策。 瓦哈比派的政治影响力还逐渐渗透至沙特外交领域，对外传播瓦哈比

派教义、巩固沙特的伊斯兰世界盟主地位成为沙特外交政策新的出发点。

三、 瓦哈比主义转向

瓦哈比派关于沙特国内和国际秩序的设想，符合沙特软实力扩张和提升国内政

权合法性的话语建构需求。 但瓦哈比意识形态强调分配，抑制生产，强化了沙特对

单一石油经济的高度依赖，加剧了社会危机。
（一） 地区安全危机驱使沙特转向瓦哈比主义

沙特官方意识形态转向瓦哈比主义，是对当时政权和国家安全危机的反应。
１９７８ 年埃及与以色列签署《戴维营协议》②以及 １９７９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标志

着伊斯兰主义超越民族主义成为主导地区形势发展的新动力。 伊斯兰主义兴起和

伊朗输出革命，挑战了沙特少数精英统治的民族国家建构模式。 伊朗革命期间，美
国奉行人权外交，不允许巴列维国王以武力镇压国内抗议运动，坐视国王政权被推

翻，引起了沙特王室的不安。 之后，美国外交政策转向“卡特主义”③，拒绝其他大国

和域外势力干涉海湾事务，客观上为伊朗输出革命和两伊战争爆发创造了条件。 伴

随地区安全局势逐渐恶化，沙特领土完整和石油出口都受到直接威胁。
在上述背景下，沙特开始转向瓦哈比主义，并希望借此达成三重目的：其一，将

政治问题宗教化，以宗教义务约束国内政治异见派；其二，提升沙特软实力，增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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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Ｙａｒｏｓｌａｖ Ｔｒｏｆｉｍｏｖ， Ｔｈｅ Ｓｉｅｇｅ ｏｆ Ｍｅｃｃａ Ｔｈｅ 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 Ｕｐｒｉｓｉｎｇ ｉｎ Ｉｓｌａｍｓ Ｈｏｌｉｅｓｔ Ｓｈｒｉｎ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Ｐｅｎｇｕｉｎ， ２００７， ｐ． １００．

１９７８ 年，美国、埃及、以色列三方在美国戴维营举行最高级会议。 会议期间，埃以双方签署了在中东

和平进程中具有历史意义的《关于实现中东和平的纲要》和《关于签订一项埃及同以色列之间的和平条约的纲

要》。 这两份文件也被称为《戴维营协议》。
卡特在 １９８０ 年 １ 月的国情咨文中提出，苏联 １９７９ 年入侵阿富汗对地区石油输出安全构成威胁，号召

盟友共同应对；称任何企图控制海湾地区的外来势力都会被视作对美国国家利益的严重威胁，美国将诉诸包括

军事等任何必要手段予以排除。 卡特政府据此在海湾建立快速反应部队，后来成为美国中央司令部。 里根总

统 １９８１ 年继承并发展了卡特主义，主张在沙特安全受到威胁时美国直接军事介入海湾地区。 这为后来的沙漠

风暴行动准备了政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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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合法性；其三，增强政策自主性，平衡美国的影响。①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油价攀升，沙
特每年石油收入从以前的几十亿美元猛增至 ２００ 亿美元，②为输出瓦哈比主义、修正

民族国家建构提供了物质支持。
第一，对外输出瓦哈比主义。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期至 ２００５ 年，沙特通过各种

政府和民间基金会向伊斯兰世界贫困地区提供约 ８５０～９００ 亿美元的援助，其中部分

资金用于在当地兴办清真寺和宗教学校。③ ２０１６ 年沙特驻埃及大使艾哈迈德·盖坦

称，沙特每年对外援助额占国民总收入（ＧＮＩ）的 １．９％，位列世界第一；截至 ２０１６ 年，
沙特援助总额达 １，３９０ 亿美元，居全球第四。④ 在对外交往中，沙特不断强调本国与

两圣地和伊斯兰教诞生地的联系，强化瓦哈比派教义在伊斯兰世界的正统地位。 来

自伊朗和国内激进派的意识形态竞争，也迫使沙特通过输出瓦哈比主义抗衡伊朗输

出伊斯兰革命，增强沙特在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沙特驻美大使馆文化处

在其分发的阿拉伯语宣传材料中告诫穆斯林“不要与异教徒交往，要仇恨他们的信

仰，离开他们……要以伊斯兰教规定的各种方式反对他们。 任何帮助异教徒反对穆

斯林的，都是叛教者。”⑤ 沙特输出意识形态客观上加速了伊斯兰世界整体保守化转

向，尤其是沙特利用阿富汗战争输出瓦哈比主义、对中亚和南亚地区极端组织的发

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二，对内修正民族国家建构。 首先，国内宗教保守势力挑战美沙同盟关系。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海湾地区危机不断，促使美沙之间加大了安全合作。 １９８６
年，在两伊战争正酣之际，海合会邀请美国为海湾国家护航。 １９９０ 年，沙特政府向多

国部队开放军事基地，支持美国发起海湾战争和构建美国主导的海湾安全秩序。 美

国在沙特驻军和亲以色利的立场，引起沙特国内强烈反弹。 ２００１ 年 ８ 月，时任沙特

王储阿卜杜拉致信美国总统小布什，抱怨美国对巴以冲突无动于衷。 在沙特政权与

社会的关系日趋紧张的背景下，沙特政府将不得不照顾国内社会情绪，以免重蹈巴

列维国王覆辙。⑥ “９·１１”事件后，迫于国内压力，沙特政府要求美军从境内撤出。
其次，抑制社会多元发展。 瓦哈比派优先将石油收入用于消费补贴和对外援

助，以换取社会忠诚和国际合法性。 但自我约束的社会政策进一步放大了政府垄断

·８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Ａｎｄｒｅａ Ｔｅｔｉ ａｎｄ Ａｎｄｒｅａ Ｍｕｒａ， “ Ｉｓｌａｍ ａｎｄ Ｉｓｌａｍｉｓｍ，” ｉｎ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Ｈａｙｎｅｓ， ｅｄ．，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０， ｐ． ９８．

Ｐｅ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ｐｒｅａｄ ｏｆ Ｗａｈｈａｂｉ Ｉｓｌａｍ： Ｈｏｗ Ｇｒｅａｔ ａ Ｔｈｒｅａｔ？” ．
Ｉｂｉｄ．
《沙特人道主义援助事业发展迅速》，中国驻沙特阿拉伯使馆经商处，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ｈｔｔｐ： ／ ／ ｓａ．

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６１２ ／ ２０１６１２０２１５８３９７．ｓｈｔｍｌ，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９ 日。
Ｐｅ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ｐｒｅａｄ ｏｆ Ｗａｈｈａｂｉ Ｉｓｌａｍ： Ｈｏｗ Ｇｒｅａｔ ａ Ｔｈｒｅａｔ？” ．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Ａ 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Ｋｅｙ Ｅｖ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Ｓ．⁃Ｓａｕｄｉ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ＰＢ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ｐｂｓ．ｏｒｇ ／ ｗｇｂｈ ／ ｐａｇｅｓ ／ ｆｒｏｎｔｌｉｎｅ ／ ｓｈｏｗｓ ／ ｓａｕｄｉ ／ ｅｔｃ ／ ｃｒｏｎ．ｈｔｍｌ，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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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经济失衡的缺陷：一方面鼓励人口生产，增加消费人口和财政负担；另一方面又在

社会生产端自我设限，如在公共场所实行男女隔离制度，限制妇女就业。 这种产业

结构和宗教社会管理政策相结合，产生了高失业率、低效外汇使用和对石油经济过

度依赖等负面效应。 ２０１２ 年沙特适龄人口中仅有约 ３０～４０％处于完全就业状态，其
中绝大多数在政府部门就业。① 对经济社会多元化发展的抵制以及劳动力技能匮乏

是沙特就业本地化失败的最大原因。 在此背景下，公务员薪资、居民消费补贴以及

城市基建工程造成政府财政负担日趋沉重。 此外，沙特公民每年消耗大量外汇，赴
国外度假、娱乐、接受教育和医疗，则导致大量资金外流。

（二） 瓦哈比替代方案的破产

随着国际市场竞争加剧和沙特国内人口增长，以财政补贴消费促进社会稳定的

治理模式越来越难以持续。 首先，国际竞争日益激烈，沙特石油收入波动性增大。
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两次石油危机中，沙特通过与美国达成协议扩产抑价，坐享超额利

润，填补伊朗份额。 １９８０ 年，沙特原油日产量峰值接近 １，０００ 万桶②。 高油价吸引更

多非欧佩克国家加入了石油出口的行列，但西方经济危机和新能源开发抑制了消费

需求，导致国际原油市场进入 １９８３～２００３ 年的油价稳定期，油价基本维持在 ３０ 美元

以下。③ 沙特一度出现财政赤字，开始设立石油储备基金，发展下游产业，对冲油价

波动风险。 从 ２００３ 年开始，国际市场经历了为期 １０ 年的油价上涨周期。 但随着页

岩油等新能源技术突破以及新兴市场需求增速放缓，全球能源供求关系再次逆转。
２０１４ 年以来的油价暴跌使沙特石油收入大幅萎缩，政府投资能力下降，财政压力

巨大。
其次，国内消费不断扩大，青年问题酝酿新的社会危机。 高人口增长率加上国

外适龄劳工输入，共同构成了沙特人口的年轻化现象。 据预测，至 ２０３０ 年 ２５ 岁以下

人口将占据沙特人口的一半。④ 人口膨胀加上广泛的消费补贴，造成内需过快增长。
１９７１～２０１０ 年，沙特国内原油消费增长 ９ 倍，年增速 ５．７％，在此期间，沙特人口和国

民收入各增长了约 ５ 倍和 ６ 倍。 ２０１０ 年沙特国内原油消费约 ３００ 万桶 ／天，占全部

产量的 １ ／ ４ 左右，严重抑制了出口能力。⑤ 花旗银行 ２０１２ 年的一份报告警告称，如

·９９·

①

②

③
④
⑤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Ｄｉｃｋｉｎｓｏｎ， “Ｗｈｅｒｅ Ｄｏｅｓ ｔｈｅ Ｉｒａｎ Ｄｅａｌ Ｌｅａｖｅ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ｏ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 Ｊｕｌｙ １４，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ｐｏｌｉｔｉｃｏ． ｃｏｍ ／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 ／ ｓｔｏｒｙ ／ ２０１５ ／ ０７ ／ ｗｈｅｒｅ⁃ｄｏｅｓ⁃ｔｈｅ⁃ｉｒａｎ⁃ｄｅａｌ⁃ｌｅａｖｅ⁃ｓａｕｄｉ⁃ａｒａｂｉａ⁃１２００９９， 登

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２６ 日。
Ｊｏｈｎ Ｋｅｍｐ， “Ｔｈｅ Ｓａｕｄｉ Ｏｉｌ Ｅｎｉｇｍａ： Ｋｅｍｐ，” Ｒｅｕｔｅｒｓ，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５，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ｅｕｔｅｒｓ．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ｕｓ⁃ｓａｕｄｉ⁃ｏｉｌ⁃ｋｅｍｐ ／ ｔｈｅ⁃ｓａｕｄｉ⁃ｏｉｌ⁃ｅｎｉｇｍａ⁃ｋｅｍｐ⁃ｉｄＵＳＫＣＮ０Ｉ４０３１２０１４１０１５，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４ 日。
《国际原油价格走势与大事记》，载《国际商报》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 日，第 Ａ４ 版。
Ａｄｅｌ Ａｂｄｅｌ Ｇｈａｆａｒ， “Ａ Ｎｅｗ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ｏｆ Ｓａｕｄ？” ．
Ｄｅｒｍｏｔ Ｇａｔｅｌｙ ｅｔ ａｌ．， “ Ｔｈｅ Ｒａｐｉ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Ｏｉｌ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Ｃｏｓｔ ｏｆ Ｏｉｌ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Ｆｏｒｅｇｏｎ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Ｖｏｌ． ４７， Ｎｏ．４， ２０１２， ｐｐ． ５７－５８．



沙特研究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


果维持当前的消耗速度，到 ２０３０ 年沙特将成为一个石油净进口国。① 在石油部门增

长趋缓、个人就业渠道受限的情况下，沙特对地产、电力和通讯等基础性行业的投

资，往往带动消费需求进一步扩大，进而要求政府投入更多财政资源。 自 ２００３ 年开

始，沙特政府利用互联网基础设施，通过阿卜杜拉国王中心下设的“全国对话委员

会”，引导青年和妇女虚拟参与社会和政治事务。 每年还举办各类国际青年文化交

流项目，选派约 １０ 万名沙特青年留学欧美高校。 对外交流和虚拟社会参与更多是出

于社会维稳的考虑，对于缓解失业问题帮助不大，却客观上提升了沙特青年和妇女

对国家政治改革的预期。

四、 系统性危机与新的应对

“阿拉伯之春”的爆发对沙特政权的合法性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但美国和瓦哈比

派均未能对沙特政权危机作出有效反应。 ２０１５ 年萨勒曼就任国王后，通过两次易储

巩固权力根基，赋权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推进全面改革，尝试重建政权与社

会关系，以重构政权合法性。
（一） 系统性危机

首先，美国主导的既有地区秩序崩溃。 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和推行中东“民主

化”改造，刺激了地区反美主义和政治伊斯兰的快速发展。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后，美国

收缩国际义务，战略重心转移，同时通过量化宽松输出通胀，加剧了地区社会危机，
促进了“阿拉伯之春”的爆发。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美国施压穆巴拉克下台，几乎是 １９７９ 年

巴列维国王悲剧的重演。 中东地区国家政权与社会关系以及国家间的力量平衡被

打破，促进穆斯林兄弟会等非国家行为体崛起，同时刺激了地区大国间的地缘竞争，
加剧了地区无序和动荡。 穆斯林兄弟会的崛起加剧了伊斯兰内部意识形态竞争，挑
战了沙特既有治理模式的合法性。 同时，地区形势的变化也恶化了沙特的地缘安全

环境。
阿卜杜拉国王时期，为遏制穆斯林兄弟会势力，沙特支持埃及塞西政变推翻穆尔

西政府，联合阿联酋对卡塔尔进行外交制裁，要求其约束对穆斯林兄弟会的支持。 为延

缓美军撤出中东，沙特连年扩大军费开支，仅 ２０１０ 年就向美国采购 ６００ 亿美元军火。②

·００１·

①

②

Ｅｍｉｌｙ Ｇｏｓｄｅｎ， “Ｓａｕｄｉｓ Ｍａｙ Ｒｕｎ Ｏｕｔ ｏｆ Ｏｉｌ ｔｏ Ｅｘｐｏｒｔ ｂｙ ２０３０，” Ｔｈｅ Ｔｅｌｅｇｒａｍ，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５， ２０１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 ｃｏ． ｕｋ ／ ｆｉｎａｎｃｅ ／ ｎｅｗｓｂｙｓｅｃｔｏｒ ／ ｅｎｅｒｇｙ ／ ｏｉｌａｎｄｇａｓ ／ ９５２３９０３ ／ Ｓａｕｄｉｓ⁃ｍａｙ⁃ｒｕｎ⁃ｏｕｔ⁃ｏｆ⁃ｏｉｌ⁃ｔｏ⁃
ｅｘｐｏｒｔ⁃ｂｙ⁃２０３０．ｈｔｍｌ，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４ 日。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美国对沙特军售增长了 ２７５％。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沙特成为美国最大军火出口国，占美国

军火出口总额的 ９．７％。 参见 ＣＦＲ Ｓｔａｆｆ， “Ｕ．Ｓ．⁃Ｓａｕｄｉ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Ｍａｙ １２，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ｆｒ．ｏｒｇ ／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ｅｒ ／ ｕｓ⁃ｓａｕｄｉ⁃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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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遏制什叶派势力，沙特积极资助周边逊尼派国家①和地区冲突中的逊尼派组织，客
观上助长了极端组织的壮大。 由于地区盟友对反恐支持不足，美国加快与伊朗的核

协议谈判，默许伊朗扩张地区影响力，加剧了沙特的国际孤立局面。
其次，沙特在能源市场的优势地位不再。 庞大石油产能曾赋予沙特对能源市场

的巨大影响力，而保护沙特等海湾产油国也长期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② 然而，
２００５ 年以来的事态发展却改变了国际能源市场格局。 其一，传统石油生产在 ２００５
年达到瓶颈后产量下降，单位生产成本上升进一步抑制了产能。③ 其二，由于国内消

费扩张，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年沙特原油出口以 １．４％的速率逐年递减。④ 伴随着新技术的发

展，成本更高的非传统能源也获得了发展空间。⑤ 对沙特来说，美国页岩油技术突破

可能是影响能源市场的最大事件。 这意味着美国实现能源独立，海湾稳定可能不再

是美国的优先政策目标，相反，地区动荡可能更符合美国的军火和石油利益。
起初，美沙两国对于打击伊朗和俄罗斯能源经济有共同利益，而且沙特也想挤

出其它竞争者以巩固本国主导地位。 因此，阿卜杜拉国王与美国前国务卿克里达成

协议，美国抛售储备油，沙特也将以低于市场价卖出石油。⑥ 美沙低价抛售加上伊拉

克和伊朗恢复产量，结合中国等国需求下降等因素，国际油价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的 １１０
美元快速下跌至 ２０１６ 年初的不足 ２７ 美元。⑦ 低价竞争使沙特损失了大量外汇储

备。 但是，美国页岩油企业并未被挤垮，还开发出更具价格竞争力的生产技术。 因

此，沙特不得不与俄罗斯和其它欧佩克成员达成限产协议。⑧ 但是美国并未加入限

产，而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则进一步增强了美国页岩油增产预期⑨。 这将

·１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４ 年春，沙特承诺对埃及、约旦、巴林和阿曼等周边国家提供总额达 ２２７ 亿美元的援助，
实际执行 １０９ 亿美元。 参见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 Ｗｅｈｒｅｙ，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 Ｒｅｓｕｒｇｅｎｃｅ：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ｓ Ａｎｘｉｏｕｓ Ａｕｔｏｃｒａｔ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Ｖｏｌ． ２６， Ｎｏ． ２， ２０１５， ｐ． ７３。

ＣＦＲ Ｓｔａｆｆ， “Ｕ．Ｓ．⁃Ｓａｕｄｉ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全球传统石油生产投资增加了 １８０％，但产量却只提升了 １４％。 参见 Ｎａｆｅｅｚ Ａｈｍｅｄ，

“Ｔｈｅ ＵＳ⁃Ｓａｕｄｉ Ｗａｒ ｗｉｔｈ ＯＰＥＣ ｔｏ Ｐｒｏｌｏｎｇ Ｏｉｌｓ Ｄｙｉｎｇ Ｅｍｐｉｒ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Ｅｙｅ， Ｍａｙ ８，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ｅｙｅ．ｎｅｔ ／ ｃｏｌｕｍｎｓ ／ ｕｓ⁃ｓａｕｄｉ⁃ｗａｒ⁃ｏｐｅｃ⁃ｐｒｏｌｏｎｇ⁃ｏｉｌ⁃ｓ⁃ｄｙｉｎｇ⁃ｅｍｐｉｒｅ⁃２２２４１３８４５，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７ 日。

Ｎａｆｅｅｚ Ａｈｍ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 ｏｆ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Ｉｓ 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ｌ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Ｅｙｅ，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８，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ｅｙｅ．ｎｅｔ ／ ｃｏｌｕｍｎｓ ／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ｓａｕｄｉ⁃ａｒａｂｉａ⁃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ｌｅ⁃１８９５３８０６７９，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７ 日。

Ｎａｆｅｅｚ Ａｈｍｅｄ， “Ｔｈｅ ＵＳ⁃Ｓａｕｄｉ Ｗａｒ ｗｉｔｈ ＯＰＥＣ ｔｏ Ｐｒｏｌｏｎｇ Ｏｉｌｓ Ｄｙｉｎｇ Ｅｍｐｉｒｅ” ．
Ｉｂｉｄ．
ＣＦＲ Ｓｔａｆｆ， “Ｕ．Ｓ．⁃Ｓａｕｄｉ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
该协议于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生效，５ 月提前延期，取得良好效果，国际油价自当年 ７ 月下旬起长期维持在 ５０

美元上方。 “Ｂｒｅｎｔ Ｏｉｌ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Ｉｎｖｅｓｔｉｎｇ． ｃｏｍ，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ｎｖｅｓｔｉｎｇ． ｃｏｍ ／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ｉｅｓ ／ ｂｒｅｎｔ⁃ｏｉｌ， 登

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０ 日。
据预测，美国石油产量很可能继 ２００５ 年超过俄罗斯之后在 ２０１８ 年超越沙特。 参见 Ｎａｔａｓｈａ Ｂａｃｈ，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Ｃｏｕｌｄ Ｐａｓｓ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ｔｏ Ｂｅ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ｓ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Ｏｉｌ Ｐｒｏｄｕｃｅｒ ｉｎ ２０１８，” Ｆｏｒｔｕｎｅ，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９，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 ／ ／ ｆｏｒｔｕｎｅ． ｃｏｍ ／ ２０１８ ／ ０１ ／ １９ ／ ｕｓ⁃ｓａｕｄｉ⁃ａｒａｂｉａ⁃ｒｕｓｓｉａ⁃ｌａｒｇｅｓｔ⁃ｏｉｌ⁃ｐｒｏｄｕｃｅｒ⁃２０１８ ／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２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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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油价继续上行和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的上市产生负面影响。
最后，瓦哈比派补贴维稳的社会调控机制失灵。 在“阿拉伯之春”中，沙特政府

很难用补贴与政治反对派达成妥协，沙特版的穆斯林兄弟会组织———“伊斯兰觉醒”
（Ｓａｈｗａ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质疑沙特治理模式，要求抵制西方影响，实现伊斯兰民主政治。
沙特东部什叶派的分离主义主张也有所抬头。 而油价下降，沙特财政紧张，很难再

负担扩张性补贴政策。 穆巴拉克下台后，阿卜杜拉国王为安抚国内民众，曾宣布

１，３００亿美元的社会补贴和 ４，５００ 亿美元的民生改善计划。 但石油收入下降和财政

开支扩张使得沙特在 ２０１５ 年之后出现了严重财政赤字，外汇储备大幅缩水。 而青年

失业问题恶化则要求加大对私营部门投资。 截至 ２０１５ 年，沙特 ３０ 岁以下人口约为

１，３００万，其中 １６～２９ 岁的年轻人中约 １ ／ ３ 处于失业状态，而未来 １０ 年还将有超过

１９０ 万大学毕业生和留学归国人员加入求职队伍。① 年轻人工作无着和基本公共服

务长期缺失将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也可能促使人们进一步要求政治改革。 有鉴于

此，萨勒曼国王上台后，沙特政府积极引导私营部门投资，希望在未来 ５ 年新增 １２０
万个就业岗位。②

（二） 新的应对

“阿拉伯之春”带来的危机具有全局性和开放性，一味被动应对将产生无限经济

成本，而且美国和瓦哈比派对沙特面临的危机均难以有效应对，甚至还成为危机的

一部分。 阿卜杜拉国王同时加码对美军购、对外援助、对内补贴的政策，导致财政危

机日益深重。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萨勒曼国王继位时，正值国际油价加速下跌之际，沙特外

汇储备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的峰值以每月 １２０ 亿美元速度缩水———按此速度，到 ２０１８ 年

年中，沙特外汇储备将跌破 ２，０００ 亿美元关口，③极易触发资本外逃和社会动乱。
王室集权尤其是继承办法改革成为沙特突破长期结构性问题的关键。 化解财

政危机，需要削减补贴，增加非石油收入。 然而，权力条块分割从上而下固化了沙特

消费优先的利益分配格局，阻碍了国内社会经济改革。 在政府资源持续流失、社会

不满日益累积的情况下，增强王室领导力、将社会不满改造为改革动力，成为沙特重

塑政权合法性的主要手段。 因此，沙特首先要改革“兄终弟及”的继承办法，打破既

有建制。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萨勒曼国王任命穆克林和纳伊夫为正副王储，随后萨勒曼国王又

通过两次易储使其最喜爱的儿子穆罕默德成为王储。 穆罕默德继承了父亲的政治

理念和治理经验，但是比其父辈更能理解年轻人的思维和语言，而其“生活保守，不

·２０１·

①
②
③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Ｄｉｃｋｉｎｓｏｎ， “Ｗｈｅｒｅ Ｄｏｅｓ ｔｈｅ Ｉｒａｎ Ｄｅａｌ Ｌｅａｖｅ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
Ｉｂｉｄ．
Ｎａｆｅｅｚ Ａｈｍ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 ｏｆ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Ｉｓ 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ｌ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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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烟、不喝酒、不去国外休假，愿意听取各方意见，注重执行效果”的工作狂形象，①也

有助于赢得青年对新政府和改革计划的支持，成为推进王室集权的最佳人选。 上台

之初，萨勒曼国王任命穆罕默德负责一般由国王和王储分别领衔的皇家法院和国防

部。 之后又在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和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两次废储，使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最终

成为王储。 在此期间，沙特发布“２０３０ 愿景”规划，穆罕默德成为新设立的经济与发

展事务委员会主席，统摄政府全部 ３１ 个部门中的 ２２ 个，包括沙特石油部②和沙特阿

美石油公司。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沙特成立反腐最高委员会，整肃王室成员和政商高层，
由此确立了推进全面改革的权威。

在推进集权的同时，沙特还频繁调整内政外交，不断推出改革计划，表现出与以

往截然不同的危机应对策略。 第一，通过主动出击，推行强势外交。 ２０１５ 年担任国

防大臣后，穆罕默德推动组建阿拉伯联军，介入也门内战。 伊核协议达成前夕，穆罕

默德又公开宣称沙特也将追求发展核技术。③ 第二，对内镇压什叶派，对外遏制伊

朗。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沙特处决什叶派阿亚图拉尼米姆和其他极端分子，表现出对反对

派的不妥协态度，并导致与伊朗的断交风波，为沙特对内继续集权、对外遏制伊朗提

供了合法化借口。 第三，增强国际话语权，塑造沙特国际新形象和软实力。 与以往

倾向秘密外交不同，在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卡塔尔断交危机和 １１ 月黎巴嫩总理辞职事件中，
沙特都主动挑起和升级危机，并首先诉诸媒体战。 此外，沙特在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组织逊

尼派反恐联盟，２０１７ 年 ４ 月又举办“美国—阿拉伯—伊斯兰峰会”，利用特朗普首访

沙特与美沙签订价值 ３，０００ 亿美元军火订单为沙特新政权政策调整提供合法性

背书。
在国内突出的就业、住房和物价等民生问题上，穆罕默德也毫不回避。 但是与

以往用现金收买忠诚的方式不同，新王储一边以透明政策和计划加强社会预期引

导，吸引民众支持；一边削减补贴和公共支出，推动政府机构重组。 此外，王储还以

广泛的社会改革来强化民众对改革计划真实性的认知。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穆罕默德对

英国卫报表示，他决心将沙特带回过去温和伊斯兰的时代。④ 削弱宗教警察职权，取
消妇女驾车禁令，引进娱乐、旅游项目等措施切实增加了公民社会自由空间，使改革

赢得了国内外的支持。
沙特历史上曾多次推动经济私有化和多元化改革，但都以失败而告终。 其原因

·３０１·

①
②

③
④

Ｎａｆｅｅｚ Ａｈｍ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 ｏｆ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Ｉｓ 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ｌｅ”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７ 日，沙特国王下令进行大规模政府部门调整和人事任命。 沙特石油和矿产资源部被改

组为能源、工业和矿产资源部，执掌该部逾 ２０ 年的石油和矿产资源大臣阿里·纳伊米被免职，由原沙特阿美石

油公司董事长哈立德·法利赫接替。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Ｄｉｃｋｉｎｓｏｎ， “Ｗｈｅｒｅ Ｄｏｅｓ ｔｈｅ Ｉｒａｎ Ｄｅａｌ Ｌｅａｖｅ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
Ｍａｒｔｉｎ Ｃｈｕｌｏｖ， “ Ｉ Ｗｉｌｌ Ｒｅｔｕｒｎ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ｔｏ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Ｉｓｌａｍ， Ｓａｙｓ Ｃｒｏｗｎ Ｐｒｉｎｃ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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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沙特经济对石油收入的高度依赖抑制了推进大规模改革的动力，更深层的原因

是沙特王室难以摆脱对瓦哈比派和美国这两大盟友支柱的依赖。 穆罕默德王储主

导的集权措施有助于强化沙特政府的自主性，其目的是从根源上解决社会危机。 在

解决社会危机的过程中，穆罕默德王储的改革措施与社会变革的要求相互呼应、良
性互动，进一步推进了国家建构。 尽管沙特政府短时间内仍无法提供完备的公共产

品，但当穆罕默德王储的改革计划成为年轻人自觉追随的目标时，沙特的改革就有

望获得成功。

五、 结　 语

不完全的国家建构是沙特政权危机的历史根源，重启国家建构进程是沙特应对

政权危机的必然手段。 沙特王室与瓦哈比派和美国结盟，中断了其国家建构进程。
石油经济的发展使得沙特政权脱离于社会而自主运行，巩固了不完全国家建构基础

上的秩序格局。 “阿拉伯之春”以来，高涨的社会预期与有限的财政能力之间的矛盾

日益突出，迫使沙特放弃原有的国家发展模式。 穆罕默德王储主导的大规模改革表

现为广泛的社会改革和激进的个人集权。 社会改革适应了年轻人的发展诉求，为个

人集权提供了合法性支持；个人集权通过大规模调整内政外交政策的形式，吸引年

轻人支持，引导和调节社会预期。 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政权与社会实现直接、广泛

的互动，由此推进了政权支持基础的转移。
激进变革是因应政权危机的需要，不代表沙特内政外交的根本性变化。 政策调

整为重塑政权与社会关系准备了条件，但是沙特政权危机的根本解决仍有赖于政府

公共产品供给和社会自主发展能力的提升。 从短期来看，沙特仍难以摆脱对石油经

济的依赖，也很难将过于宏大的改革计划全部付诸实施。 由于财政紧张，穆罕默德

王储在社会经济领域的改革只能采取审慎、渐进的方式，集中管理资源和风险，以期

在维持社会高预期的同时，避免冲击社会保守势力。 出于同样的原因，沙特很可能

在政局稳定后退出地区冒进政策，国家利益将在沙特外交政策中占据主导性地位。

（责任编辑： 邹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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